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幽静的奥大

一○○　幽静的奥大

奥大近海，夏日十分宁静，绿草油油，早到的同学在校园里闲聊，有依着树的，有躺在草地上的，也有坐在学生中心的。随着开学的逼近，人越来越多，学校无门，一时看不出哪里是校园及谁是学生。夏天早上才二十度左右，气候比加州的柏克莱更怡人，凉而不湿。幽静城不大，由校园到downtown①可以步行，downtown人口密度远小于香港及台北市区。这里多数人驾车，路上行人很少。周六商店为招徕顾客，大放摇摆乐，声浪迫人，渊明不能适应，心脏要蹦出体外似的。买裤，走遍公司，不见腰围二十七吋、腿长三十九吋的，他改去少年部找，买到一条合身的短裤，然后一个人去看电影。电影院比香港及台北的小，不划位，买了票仍要排队入场。
数学系举行两项入学考试，一测智力，一测数学。两项渊明都获第一，教授提升他，让他改研究生的习题，中国同学常来找他帮忙，因此他交上不少朋友。

他找上司，认错人，闹出笑话。他觉得洋人像狗，只能辨出一类类的。
中国同学多半在校外合住，轮流煮饭。渊明住宿舍，费用由奖学金支付。他的室友高斯和他同系，很快便发现他数学奇棒。他教高斯数学，高斯教他英语。这是两人的口头约定。

美国同学周末多有约会。高斯的女朋友叫苏珊，在本校念四年级，成绩优异，准备毕业以后去史丹福大学念书；高斯的未婚妻在家乡社区学校念书，偶尔会来看他。高斯经常在宿舍跟苏珊亲热，渊明不得不回避，约林政文在周末打乒乓球。林同学毕业于特大，来奥大以后转数学系，认识了渊明。

一日，渊明和政文一道儿去看旧电影，半路细雨纷纷，他却十分兴奋，他特别喜欢看音乐电影，每遇到「西城故事」、「音乐之声」及「窈窕淑女」，都会重看。下场时雨还没停，他弹出梁苏记自动伞，准备和政文一道儿回校。半路有人问：
「Watch②?」
政文回答道：
「No③!」
那人一连三声Watch，政文一连三声No!那人一拳挥来，政文闪避不及，被打中右颊，退了一步，呆站在雨中，好象在等第二拳似的。渊明情急，叫道：

「跑！」
两人拔脚逃命，渊明在仓促中丢失了伞，算是用它保住了尊严。到宿舍，他转告高斯，高斯说：

「他准是喝醉了，但你的朋友应在No后加Sorry④。」
宿舍两周吃一次牛扒，以土豆⑤作伴。土豆加牛油，牛扒嚼不动，但高斯对渊明说：

「这是最好的美国菜。」

「你是说土豆？」

同学们得知渊明不喜欢吃，排队等牛扒。

宿舍两周吃一次杂碎。高斯说：

「这是中国菜，你一定喜欢。」

「没吃过！」

「你在家不吃中国菜？」

「不吃美国的中国菜。」

假日宿舍不开伙，渊明认识了矮仔陈，两人一道儿来华清园吃饭。在香港盛饭用碗，在这里摆饭用碟，像吃土豆团及冰淇淋。矮仔陈人虽矮，饭量却大，跟老板娘说：

「我一餐要吃七、八球饭，你能不能改用碗筷？」

老板娘照做，只是下次再来时，饭又转回球，碗筷变刀叉。
一日高斯告诉渊明：

「柏棱教授说你太棒，不必来上课。」

渊明没想到老师竟然鼓励他不上课，说：

「当真？你不能说笑！」

「你可以自己去问老师。」

不上课正中渊明下怀，从此，别人去教室上拓扑，他在宿舍见周公。

每到苹果收成季节，园主都会雇用散工，摘苹果下萝，卖去市场零售或工厂加工，摘一天可赚二十多元，渊明体力不足，只赚到十多元。主人十分慷慨，让他们免费拿一袋苹果回家，使不去打工的同学也能分享到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苹果。摘苹果不仅能吃到苹果，还能锻炼身体，弥补收入。美国有一句流行话：每日一苹果，能保你健康。
渊明申请名校，准备转学。教授劝他不要走，说奥大数学系师资雄厚，以论文计是十大。他跟他们说自己念书为的是光宗耀祖，奥大知名度不够，不得不走。谈话中他发现他们并不把美国人和非美国人分得那么清楚，自己却在美国说美国人是foreigner⑥。

大考结束，渊明考拓扑五题答对三题半，算来只有七十分，怕影响转校，在圣诞前夕打电话给老师，问自己及不及格。实在他想问自己多少分，因英语不佳没讲对，老师说渊明侮辱他。

梅芳和渊明应邀住红地陈华夫妇家。陈华业牧师，没儿女，住半山，屋广院深，布置得一尘不染，东西各就各位，好象全被钉住，弄到渊明甚么都不敢碰。圣诞夜陈夫妇驾梅芳和渊明游红地，只见多数居民都把住家里里外外的打扮起来，远处灯光画屋，好象在迎接东方三博士，近处圣诞树的小灯闪烁发亮，有如繁星，景色敏感，加上梅芳生气，逼渊明心游香港、台北、南京、贵阳……，想此时的，素英、芙蓓、春嶷……，除星光数点外，还能跟他共享甚么？

圣诞刚过，他说要回幽静城念书；他受不了梅芳的胡闹，也受不了陈家的宁静，认为这个家急需一个孩子或孙悟空，把花瓶推倒，茶杯砸碎，椅子弄翻，甚至光着脚把尘埃从山地带至大厅，带出点儿生气来。

第二学期开始，拓扑老师发卷。他得A，原来答对一题已得B。

宿舍里开派对，舍友邀他介绍香港。他英语不佳，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关于香港的书，顺便认识了二、三十年前的香港，只叹演讲时脚不争气，打起颤来。虽然如此，舍友们仍报以掌声。有女孩跟他攀谈，告诉他依美国礼节，他可以date⑦她，但她不能date他。要他date，恐怕会走上约会文月的旧路：先谈天、写信，再由她借故date。他没邀她，只能像以前那样想。
转眼冬去春来，校园里冒出一片新绿。

墙角的花含苞待放。

女孩脱去衣裙，趴在地上享受日光浴。

在总统号轮船上渊明不懂甚么是日光浴，现在他总算懂了：白种女孩并不喜欢肤色苍白，她们穿上小三角裤及乳罩，躺在草地或沙滩上让太阳像烤面包一样，把皮肤烤成金黄色。因医生说烤皮肤可能致癌，她们先擦油后烧烤。这样晒，被盖住的乳房跟被晒的皮肤会有明显的界限，因此有些女孩松开乳罩，让乳房也能分享到阳光。

为甚么不松开三角裤呢？

也许有所谓三角裤礼教。

也许三角裤质薄，日光可以射穿⑧、⑨。

照妥的女孩子的确比烤面包漂亮；不到草地或海滩上观赏，不能体会。

男孩盛一盆冷水，偷偷地端出窗外淋下。女孩边尖叫边跳转，男孩子的眼睛趁机吃冰淇淋。

在台湾吃冰淇淋，隐隐约约，觉得一阵闺凉。在奥大吃冰淇淋，凸凹毕现，觉得一阵闺热。看穿迷你裙的女孩，臀脂欲滴，觉得一阵闺热。看穿热裤的女孩，裤管通幽，觉得一阵闺热。看穿紧身牛仔裤的女孩，手难进袋，觉得一阵闺热。O my, virgin heat!
校园里男孩追逐女孩。一人抬胸，一人抬腰，一人抬腿。抬到桶上淋水，淋到半透明，淋到衣湿贴身，淋到女孩尖叫。淋完一个女孩另一个女孩又走近水桶，来逗男孩追⑩。

湿乳被逼，似乎要夺罩而出！

校报记者访问女孩，问她们男孩有没有毛手毛脚。女孩说「有」，但可以「忍受」。

有些女孩穿着短裙在阳光下弯着腰洗车，露出半透明的三角裤。

春意荡漾，心窝痒痒⑪。

三月，好几间名校接受了渊明念研究院，并提供奖学金。

华英和志人促他念康乃尔大学。讲名气他应去史丹福。因梅芳只申请到I大，他决定去那儿，再度和子青同学。

仲春来到，宿舍挂起白旗，旗上有黑色骷髅。旗下写道：

「我们的宿舍在为平均两分奋斗。」

奥大成绩采四分制，两分及格。「春热」以后，不止一栋宿舍平均不及格。

有人说奥大是花花公子学校；渊明生活其中，觉得美国学生天真无邪，像是活在伊甸园，还没吃禁果，不知道羞耻是甚么。春天，激素促使他们施出浑身解数。

有时高斯跟苏珊亲热以后，朋友找他出去混，他说：

「今天我已有足够的「性」，明天再来吧！」

一个月夜，苏珊来找高斯。渊明知道他们要干甚么，避出宿舍，躺在舍前的草坪上，望着一弯明月，想到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神州。想中，苏珊自宿舍跑出，高斯在后，不久便像老虎般扑上。两人在草坪上亲抚一番以后，她看到渊明，走近说：

「我去史丹福大学念硕士，听说你也获得那里的奖学金，却决定去I大，为甚么？」

渊明英语不佳，不能答，答，她也不懂。他为别人去I大，中国人的前途便是这样被缠住的。

有中国同学说苏珊无德，是祸水，会红颜薄命，渊明想她是美国人，这些咒语不能用在她身上。她跟高斯缠了这么久，没要求他为贞操赔偿，他也没像香港烂仔那样逼她付「掟煲费」；她仍是自由人，秋天将去史丹福大学做才女。
第三个学期在春末结束，高斯带渊明去酒吧。服务生要渊明出示证件，他说：

「我早已成年。」

高斯跟服务生熟，说：

「他说的是实话。」

服务生放过渊明。高斯像许多吧友一样，叫了一大杯啤酒。吧前有舞池及乐队，不少年轻人在跳舞，有的自跳自的，不理舞伴，有的与舞伴相贴，几乎没有距离。不跳的在坐位上高声对谈，跟乐队抗衡。
渊明向系主任摩根报消息，说：

「我决定去I大深造。」

摩根高声地向几位秘书小姐喊道：

「听啊，渊明不是哑巴。」

渊明第一次和摩根谈天，英语断断续续。

摩根跟秘书说：

「中国学生不会讲英语，我们逼他们修英文，他们都拿A，却仍不会讲。我们不能叫他们把A吐出来。」

说完，忽然想到渊明不曾念英文，说：

「你为甚么没念英文？」

渊明不答。他和温政文都接到考试通知，认为不可能通过，故意去旅行，放榜时老师根据考试成绩决定修甚么英文课。他俩没考，成为漏网之鱼。

摩根的精打细算出了名，跟渊明说：

「台湾来的学生住在校外，自己开伙，不买车子，不约会……，每月支出一百元，我给他们半个助教金，他们还能寄钱回台湾给父母。」

渊明和一韩国生因转校，夏天得不到资助。

同学们驾车去海滩钓鱼。鱼儿争着上钩，使渊明想起在香港钓不到鱼，去市场买鱼来充数。

梅芳要跟渊明结婚，说了很多次，说到他答应了。她认为生气和吵架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他则以为看过她赤身露体，便一定要结婚。

他通过奥大安排，获得一位「谊母」，在奥大当秘书，丈夫已过世，他找她商量，她喜欢他，说：

「在美国结婚，由女方父亲把女儿送给男家。你去问梅芳，我替她主婚，她愿不愿意。我的大儿子当她父亲，四位女儿当她伴娘，教堂费用由我付，你们只需准时出席。」

梅芳同意，渊明挂电话给子青。子青说一定来参加，梅芳说：

「他真够义气！」

渊明写信给子青，说本来不想结婚，梅芳的父亲愿意支持她念完大学，所以答应了⑫。

子青心里的感觉不好，觉得将失去一位良友，渊明的感觉也不好，可怜他虽读书万卷，却不知婚姻是社会结构，进易出难。

谊母告诉他教堂订好了，预定在六月二十四日举行婚礼。他翻日历，旧历是丙午五月六日。

暑假来临，他转住校外的zero bedroom apartment⑬。矮仔陈已离校，他开始用汉堡包充饥，加上一杯汽水，才两角多一餐。在台湾念书时他要母亲寄钱接济，一元港币换七元台币。现在把余钱寄给母亲，一美元换六元港币。初到美国时一切新鲜，触发一股爱美情怀。现在又临夏天，嫩绿逐渐变成老绿，他的情也由嫩转老。草坪上有好几个龙头在不停的转动，水射至二、三十尺远，射出几道水弦，弦上有泪有虹，同学们边走边想，无意中会被水淋湿。闲中也有像他的怪人、古人，故意走入阵中。草为水滋润，长得很快，校工按时用割草机割。平日同学们在草地上谈天，亲抚及念书。草地上没有勿踏草地的牌子，上课时同学们依最短距离走，日久草地变秃，学校沿秃地铺水泥路。夏天大部分同学回家或打工去了，留下小部分同学及新来进修的人。这里不像台湾，升学和转学都不必考试，修多少课都可以，不念学位便更加自由，不及格可以当作没念过。正是英雄不论当年勇，各凭现在的实力竞争，念足学分拿学位。必修课甚少，弱学生可修多些bird courses⑭，强学生可以修难课及利用课余的时间自读。同一门课，不同的老师或时间内容不必相同，没有统一教材，没行政人员及教育部拴住，也没操行分，学生不仅可以结婚、生子，有妻儿NSF奖学金反而大幅增加。子青和渊明经常通信，知道两边的老师打成绩都很松，鼓励心远胜过责难心，跟沉先截然不同。特大是顶尖大学，沈先生却把渊明那班四十人杀剩赵、陈、黄，残存的学生成绩也平平。这样教育，硕存的人稀少而老成，不敢再冒险，怎能爬上科学的顶峰？拿渊明来说，奥大教授认为他很棒，让他在夏天自学，只叹他念书的劲已在走下坡，白拿了十几个学分，获颁文艺硕士学位。在香港渊明经常听到伯父伯母们吹嘘儿女在美国念书得第一，甚至引报为证，实际上这里考试成绩只打A、B、C…，根本不赞成激烈竞争，报上的消息多是自己或亲朋刊登的广告。君秋向父亲说迟到半年仍然准时拿到博士，也是自我宣传，欺负父母没念过。渊明读得非常棒，只差人替他宣传。

他躺在草地上静思，看着晴空里的薄云，获得一种不曾有的宁静。宁静来自没有战争，没有标语，没有广播……。宁静后的紧张来自体内：君秋、志人、鲁老师、沈老师、梅芳及方块字文化早已在体内生根、成长，永远地伴着他。啊，外面有了自由，里面却已结藤。

【评注】
1 市区。

2 表或时。

3 没有。

4 对不起。

5 土豆即洋芋、马铃薯；牛扒又叫牛排。
6 Foreigner：外国人，老外。
7 约会。
8 既是小三角裤，宜改「穿」为「系」或「戴」；小三角裤有甚么好穿的？
9 评评：绝评。
10 美式水造女孩？！
11 我亦心痒。
12 渊明像中国传统的文弱书生。

13 零睡房。
14 鸟课，即缺乏水平的课。


